
母心 

  這裡是一個溫暖的幼兒遊戲室，小孩的嬉笑聲在怡君耳旁輕輕徘徊。張開臂膀，

一個小小嬰兒向她懷裡爬了過來。她看不清他的臉，但她有種感覺，他絕對是她

的孩子。抱起他，她輕輕撫著他的臉頰，但他卻一直哭，不斷哭，不管她想盡任

何方法試著讓他不哭，但他的眼淚卻似毫不止息的洪水，不斷沾濕她的手指。她

開始慌了，展開目光，她想要尋求幫助，但是依然只有耳旁那孩子們的嬉笑聲迴

盪，卻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手足無措的，她望著孩子的臉，他的臉突然仿如水

面上漾開的漣漪，逐漸模糊不清，手中僅有的占有也開始失去重量。她哭了，她

想大叫，手拚命的想抓住什麼般不斷揮舞，但卻發不出絲毫聲音，也抓不住任何

東西，只有眼睜睜的看他消失．．．   

  眼眶依舊濕潤，房間依然溫暖，但卻真實的多──更煞白的溫度。怡君虛弱的

抬起了僵硬的手，吃力的擦拭著眼眶的淚水，卻發現原來自己戴著呼吸器。   

  「我現在在哪裡？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放下了顫抖的手，她瞥見有個男人趴

在她床緣正睡得深沉。  

  端詳著他熟睡的臉龐，粗獷帶點鬍渣，微顯立體的五官，像是怕打擾什麼般小

心翼翼的輕聲打呼，和就算入眠也掩蓋不住的憂心，隱隱的扣著他微蹙的眉頭。  

  記憶的序列如殛雷在腦海閃現，突地的熟悉和刺激讓她不自覺的喊出名字。  

  「勇．．．勇達？」 

  聲音一出，就如同驚雷打在勇達頭上一樣，讓他整個從睡眠裡彈脫了出來。  

  「怡．．．怡君，妳終於醒了！」晶瑩的淚水不搭嘎的在看似堅悍的外表流淌，

止不住心內的悲傷，他靠了過去深擁著躺在床上的她。  

  緊緊的擁抱，她心中感到一片淒然和不捨。她知道眼前這一位就是她深愛著的

愛人了，也突然明白還能這樣擁抱可能真的算是一種奢侈了，而等待這個擁抱，

懷裡的男人是受盡多少日夜的折磨呢？她眼淚不停息的回報。  

  走進記憶中熟悉的家門口，打開大門。再清晰不過的一切，但卻恍如隔世，映

在心中的心湖裡，過往的光景像一塊塊的拼圖在腦海拼湊，然後督促著怡君心中



的每一分感傷，讓她不住的流淚。  

  「傻媳婦，哭什麼哭呢？妳能回來該開心才對，不要再哭啦！」勇達的媽媽─

─彩鳳一看怡君走進家門，馬上湊過去安撫她。  

  「對，對，不要哭啦，來吃碗豬腳麵線去去晦氣！」勇達的爸爸──來發端了

一碗熱騰騰的麵線出來。  

  「嗯嗯，謝謝爸爸、媽媽。」擦擦眼淚，勇達扶著還略顯虛弱的怡君坐在沙發

上吃麵線。  

  「好吃嗎？」來發滿臉期待的看著怡君。  

  怡君點點頭，眼眶又有點紅了，直說好吃、好吃。  

  「哈哈哈，這碗豬腳麵線可是妳爸爸練了很久才煮出來的，說是要等妳回來添

添口福，如果不好吃啊，哭的可能會是妳爸爸喔！」彩鳳插嘴進來，逗笑著說。 

  來發白了彩鳳一眼，頓時在場的四個人都笑了出來。  

  「對了，勇達，你說我是因為中彈才入院，然後昏迷了一段時間，你在醫院沒

有說得很清楚，說回來再跟我說明白，現在可以告訴我嗎？」怡君喝了一口湯，

望著勇達。  

  勇達看了一下媽媽，她微微點了點頭。   

  「十年前的某一天下午，那時我在上班，妳獨自去買菜。買菜的回程，妳不幸

的遇到一個持槍的歹徒，他搶了超市的錢，他是第一次犯案，不巧妳在路上又不

小心擋到他逃跑，緊張之下，他對妳開了一槍，開在腹部，我想是因為衝擊力，

妳跌落下階梯，不但因此遍體鱗傷，更猛力撞到頭部而失去意識。雖然緊急送醫，

但頭顱還是因強烈撞擊造成了傷害，讓妳成為了植物人。就這樣這些年我們陪在

妳身旁，因為我們相信奇蹟終會出現，妳的堅強將戰勝病痛，果然上天沒有辜負

我們的期待，讓妳在前幾天醒了過來．．．」說到這，勇達再也止不住心中泉湧

的思念和難過，喜極而泣的淚水滑了下來。 

  「傻孩子，怎麼連你也哭了呢，真是愧為男子漢啊！」說著說著，彩鳳聲音也

扭曲變形。  



  怡君帶點微笑的搓著雙手，雖然因體弱還是顯得冰冷，但是那種說不出來的溫

郁，就像流入心田的咖啡一樣，又濃又香，暖烘烘的罩著全身。  

  夜晚就寢時間，那份暖和依舊持續。躺在床上，勇達環著怡君的腰，輕柔的撫

著她的頭髮，此刻他們都沒有說話，任憑時間緩緩流逝，這是一種無聲勝有聲的

默契與甜蜜。  

  直到他就快闔起雙眼，陷入睡眠時，她才打破沉默。  

  「勇達，你說我們之前有孩子嗎？」她閉起眼睛。  

  他皺了一下眉，頓了一下。  

  「為什麼這麼問？」他堅韌粗糙的手環得更緊了。   

  「因為我在醒來前，夢到了一個小孩。那小孩．．．說不上來的感覺，但卻無

比真實，他莫名的讓我篤定那是我的小孩，只是他一直哭，而我始終看不清楚他

的面容．．．」她的腦海裡開始浮現那小孩的形貌，但就像處於現在的黑暗房間

一樣，只能捉摸到一點輪廓。  

  他輕輕吻著她的後腦勺，說:「沒有的，我想是妳太累了，才會有奇怪的想像，

我們之間還沒有小孩，不過等妳身體好了，我們倒是可以生一個。」  

  「嗯，我知道了。」她甜蜜的點點頭，任自己沉醉在勇達寬厚的胸膛裡，漸漸

的走入夢鄉。  

  她醒來時，他已經不在她身旁了。  

  「勇達應該是去上班了。」摸著腰，她漾出一抹甜笑。他的力道似乎還殘留在

肌膚上，散發著淡淡的溫暖。  

  「早餐已經做好了，放在桌上囉！」走出房間，媽媽手中拿著成疊的衣服，正

要去洗。  

  「媽，不好意思，還這麼麻煩妳，明天開始還是我來弄吧！」怡君走了過去，

想要幫忙。  

  「沒關係的，妳剛從醫院回來，身體一定還很虛弱，這些我來弄不麻煩的。倒

是散步沒人陪是很無聊的，如果可以的話，下午陪我去公園走走吧！」彩鳳笑著



推開了怡君。  

  「嗯，那有什麼問題呢！」她笑著答。  

  下午，彩鳳和怡君並肩的緩步在種滿兩排黑板樹的步道上，有一搭沒一搭的聊

著天，享受悠閒的午後時光。  

  聊累了，她們坐在附近的長椅上，看著廣場上的孩子在嬉戲，旁邊則有幾個媽

媽熱絡的聊著天。  

  「彩鳳姐，帶著媳婦來公園散步啊！」一位年輕的媽媽，推著一台嬰兒車，靠

了過來。   

  「沒有啦，心怡，是媳婦陪我出來曬曬太陽的。」彩鳳笑笑的答。 

  「妳好！」雖然不認識，但怡君點點頭，禮貌性的打了個招呼。  

  「怡君嗎？妳能醒過來真的是太好了，發生在妳身上的事，我真的為妳感到遺

憾。」 

  「謝謝妳的關心。」怡君微微的一笑。  

  「不過孩子的事畢竟妳們還年輕，只要．．．」  

  「心怡！」彩鳳瞪了她一眼。 

  「什麼孩子？」怡君疑惑的皺了眉。  

  「呃．．．沒有啦，我說的是我的孩子，他很可愛對不對？要不要抱抱看？」

她略顯慌張的點點頭。  

  「嗯，好，我想抱抱看。」怡君沒有察覺到她帶點慌張的神情，一聽到可以抱

小孩，頓時樂不可支。  

  「他是男孩嗎？他好輕喔！」心怡抱起了孩子，將他遞抱給怡君。  

  「嗯，對，他是男孩，剛滿一歲而已。你可以摸摸他的臉，他很喜歡別人摸他

的臉喔。」  

  「好，我摸摸看。」  

  怡君輕輕搔著孩子的臉，孩子就像被逗樂了一樣，咯咯的笑個不停。  

  「他好可愛！」怡君本來就是個喜歡小孩的女生，看到小孩這般可愛，突然心



裡也起了不小的嚮往，想要立即有個孩子。  

  但突然，望著懷裡小孩開懷的面貌，夢中的那個孩子似乎吃醋般的在腦海乍現，

那個說不上來卻篤定是屬於自己的孩子仍在哭泣，也許曾有過的連結和他的臉一

樣不得清晰，而且伴隨著一種屬於撕裂的疼痛，在心口蔓延。  

  「喂喂！小心啊！」  

  突然呆滯的怡君就像失去了靈魂一般，小孩差點就沒抱緊，幸好彩鳳及時靠了

過來將小孩抱過。   

  「哇哇哇！」小孩因驚嚇哭了出來。 

  「妳這樣馬虎我小孩很危險耶！這攸關著我小孩的安危，妳能不能不要這樣！」

心怡有點怒不可抑的望著怡君，一邊安撫著小孩。  

  「對．．．對不起！是我一時不小心．．．」回過神來的怡君充滿歉意的頻頻

道歉。  

  「不好意思啊，心怡，可能我們怡君剛從醫院回來，身體還沒有調整得很好，

才會這樣子．．．」彩鳳不好意思的微壓低著身子點點頭。  

  「好啦，小孩沒怎樣就好。怡君妳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子，不然以後再有小孩，

這樣照顧可不行！」 

  「再？」這次傳入耳中清楚無誤，怡君疑惑的直看著心怡。 

  「不好意思，我口誤啦！還必須去買菜，我先走了，妳們慢慢散步。」說完話，

心怡有點悻悻然的像箭般掉頭離開。  

  夕陽餘暉下，怡君和彩鳳的身影被長長的拉在後頭。原本殘餘的溫度是十分暖

洋舒適的，在當下卻仿若成了說不出口的熾熱，在焦躁的內心燃燒──一個是滿

腔的猜測和懷疑；一個是掩瀰的不安和沉重。但諸多想法和推敲交織之下，兩人

到頭來，還是沒打破沉默，留下了不解的空響在心裡迴盪。  

  過後這幾天，怡君跟家人陷入了一種無形的沉默壓力中。他們似乎分成了兩派，

一派是怡君一人，一派是其餘的家人，彼此各自思忖著心內的想法或是疑惑。 當

然怡君心中明白，有時候暫且不開口，只是為了替前方清晰的道路做準備，但是



每每午夜夢迴，存在於心中的小孩，就會像揮之不去的陰影，在夢裡不止哭泣，

想緊抱，卻一直抓不牢的手，從來就讓她失望；夢醒後，家人的秘密低語、神情

的黯淡和不安都讓她心中的疑惑蓬勃發展，不止不休。 

  這一天，心中的壓力早已不吐不快，因此怡君約了朋友出門，想要透一口氣。  

  咖啡店裡，怡君攪拌著果汁裡的果肉殘渣，伴著前面兩個大學女死黨的閒話家

常，心裡頓時紓壓了不少。  

  「妳出意外之後，我們都很擔心，幸好妳醒了過來，不然我一定哭死！」戴著

粗框眼鏡，個子矮小，卻十分可愛的女孩──佳穎，抽了抽鼻子。  

  「那妳家人還好嗎？之前去醫院看妳，看妳家人這樣日夜奔波的，感覺很辛苦。」

綁著馬尾，清秀可人的女孩──思嘉，嚼著冰塊說。  

  「嗯，謝謝妳們的關心。家人都對我很好，而幸好勇達工作上也有調適過來，

沒有受到我太大的影響，只不過．．．」   

  「不過什麼呢？」佳穎說。  

  「我覺得勇達他們有事瞞著我．．．」怡君若有所思的將飲料一口氣喝完。  

  「怎﹒﹒怎麼可能嘛？妳家人對妳這麼好，如果有事早就告訴妳啦﹒﹒﹒又何

必這樣一直隱瞞，然後被妳抓到不對勁呢？」思嘉笑得有點僵硬的說。  

  「對啦，對啦，不必想太多啦，好好讓心情放鬆，這樣對身體才好。」佳穎也

在一旁附和。  

  怡君望著兩人的面容，那種仿若一脈相承的神態隱隱跟家人的契合。霎時，她

不禁皺了眉頭，一種莫名的厭惡感油然而生，就算是眼前這兩位多年的死黨，依

舊只能帶來更無從摸清的隱瞞嗎？  

  「不好意思，我有事，我必須先走了﹒﹒﹒」心裡暗嘆了一口氣，她從來沒想

過從身邊的這群朋友裡知曉被隱藏的什麼，因為她知道家人若真的隱藏著什麼，

最好還是家人親口告訴她，這樣才能更理性的解決問題。因此今天的相約，也不

過是想要獲取一點朋友的支持和分憂而已，只是沒想到反而多添了一股對事實猜

測的凝重。  



  「怡君！」佳穎喊住了她。  

  「嗯？」轉身走開的怡君轉頭回望著佳穎。  

  「如果﹒﹒﹒如果家人有事瞞著妳，那麼一定有他們的理由，但我相信這都是

為了妳好的﹒﹒﹒我﹒﹒﹒」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的﹒﹒﹒」回眸笑了一下，這份笑容是十分真切的，

卻也帶著幾分緊繃。  

  回到家，已經近傍晚，沒開燈的室內就像怡君現在的心情一樣，又抑鬱且煩悶。

那模糊的孩子身影，也如搗蛋的頑童般，若隱似現的在心中作怪。  

  「看來爸媽應該是出門了，勇達上班還沒回來﹒﹒﹒」打開電腦，就似為了打

發時間一樣，她漫無目的的在網上閒逛。  

  突然，社交網站上叮咚的一聲，傳來了讓她最害怕，也最難以接受的真相。  

  『嗨！怡君，謝天謝地！柄霖告訴我妳終於從病床上醒了過來。十年前妳出了

意外，我們這些老同學都嚇死了，看妳在病床上蒼白的臉孔，都不禁感到無限的

心疼，但是我們都知道，勇敢堅強的妳是絕對不會被輕易打敗的，而事實上十年

後的今天，我們也印證了妳的堅強，謝謝妳為了身邊的人和自己勇敢的挺了過來。

然而我也必須道歉，妳昏迷的時間無法一直守護在妳的身旁，我最近要搬回台灣

了，到時一定要跟妳好好聚聚，以彌補空白的這幾年。PS:對於失去的孩子不要

想太多，看看照片裡妳懷孕時的喜悅和自信，我相信妳能重拾這份光采，再度成

為一個好媽媽的，加油！』          

  畢業後搬遷到美國的同學，在對話框留下了長長的這段話，並且附了一張怡君

懷孕時捧著大肚子，一副幸福神情的照片。多日來的疑竇終於開朗，黏稠的萬樣

情緒開始在心中纏繞擴散，不可自拔的，她如遭雷擊，淚水止不住的濕潤整個臉

頰。 

  是震驚？是悲傷？是憤怒？是無力？她無從分辨，也許混雜多一點。曾經自己

有過小孩，曾經自己孕育生命，曾經自己擁有過許多的曾經，但如今只剩空洞、

失去顏色的空白。她不憤恨家人，就算她被矇在鼓裡一輩子，她也不會，因為她



知道家人總是為了她好而做決定，就像此刻她明白家人猜測她會有如斯的反應─

─悲傷自己無力保護孩子；憤恨自己連為孩子難過的時間都被剝奪，而陷入不可

自拔的悲愴裡。但是該來的還是會來，家人終究要說的事，從漏網之魚讓他早一

步得知了。能明白家人的用心良苦，她心裡的某一塊告訴自己應該理所當然的理

智，但她沒辦法，滿腔的情緒像千斤的炸藥在內心炸開，滿溢的眼淚象徵著失去

控制的靈魂憾動。  

  奪門而出，她幾乎無法待在屋子裡多一秒。因為每一分，每一秒，對於擁有過

孩子的記憶都在慢慢復甦，那些曾有過的歡笑和快樂都在屋子裡的每個角落徘徊，

像似嘲笑，嘲笑自己的無能為力；腦海中的那個孩子，此刻更為清晰了，卻不是

臉，而是更刺耳不休的啼哭聲。她終於百分百的確定那是自己的孩子了，但是這

只讓她更感頹力。  

  不知渾噩了多久，只記得自己出了門，搭了公車，又上了火車，走了不短的路。

宛若突然的回過神般，她的眼睛聚焦在傳統三合院院子裡，正在悠悠泡茶的老先

生。  

  「爸．．．」淚水早已決堤，她止不住的哭顫著身子。  

  「怡君，妳回來了啊！」怡君的爸爸──鼎欽氣定神閒的站了起來，就好似已

等待很久了一般。  

   

  「喂？」電話接起來，是一個緊張兮兮的男人。  

  「勇達嗎？怡君今天住我這，你不用太擔心，明天我就送她回去。」  

  「是嗎？她已經知道啦．．．真是抱歉，還勞煩爸了．．．」  

  「不會的，我知道你們對我家的傻丫頭很好的，不用擔心。」  

  「我知道了，謝謝你，爸。」  

  「不會的，晚安了。」  

 

  怡君抽抽答答的啜泣，候在鼎欽的身邊，問著他:「爸，你怎麼知道我一定會



回來呢？」  

  他慈祥的笑了笑，並把她拉到椅子上坐好。  

  他拿起了茶壺倒了一杯茶給她，一邊開口:「知女莫若父，我從小扶養妳到長

大，怎麼不知道妳會幹什麼傻事，面對事情會有怎樣的反應呢？」  

  「而娘家就是嫁出去的女孩永遠的港口，心裡難過的時候，一定會回來的吧，

況且．．．」說到這兒，他似乎想起了過去的某一段往事，臉上表情顯得黯淡許

多。  

  「是關於媽的事嗎．．．？」怡君擦著眼淚，一邊說。  

  「對，妳的那份對失去的執著，恐怕也是遺傳到我的吧．．．」鼎欽苦笑了一

下，神情懷著一點愧疚。  

  「爸爸．．．」  

  「我必須對妳抱歉，我對妳死去的媽媽提得甚少，也許我始終還是無法原諒自

己吧！」鼎欽低下了頭。  

  「沒關係，爸爸直接說吧，再怎麼說，你是全世界對我最好的爸爸，這一點是

永遠不會變的。」帶著淚光，她微微的對爸爸一笑。  

  他就像得到安慰般的點點頭，眼中藏著快要蘊不住的淚水。  

  「媽媽是因為懷著妳，在將妳生出來時，難產而死去的。旁人絕對沒有辦法相

信，我有多愛她，我想就像妳愛勇達一樣，那份深愛，那種無可自拔吧！但也就

是因為如此，妳呱呱落地時，我很恨妳，恨妳一出生就帶走了她的生命，甚至有

過念頭，想要把妳送給別人家養算了．．．」說到這，脆弱的傷疤再也承受不住

過去的傷痛，一絲絲的滲出血來。  

  「爸．．．」她走了過去，幫他擦拭眼淚。  

  「但是，當我某天真的思念她到不行，對妳的怨恨也幾乎高到極點時，我盯著

妳看，卻發現妳在對我笑，就像映著她的笑容般，妳的笑解放了我，因為從妳的

笑顏裡我似乎聽到了婉兒在我耳畔輕輕的講:『是該真的放下了．．．老公。』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抱著妳，而妳回應我的，則是動耳的笑聲。」  



  「放下真的很難，但我盡力了，也許我仍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也許我不是一

個稱職的好爸爸。但是，女兒啊，我要告訴妳『唯有放下，才能重新擁有』，珍

惜妳身邊所擁有的吧！」   

  聽著傳入耳裡的話，歲月雕鑿的過去如歷歷在目的影像映入她的心中，也許有

的酸楚、有的快樂、有的悲傷、有的生氣，但卻都帶著諒解的色彩，填補、療癒

著心靈。 

  「謝謝你，爸爸，我知道了。你一直是最稱職，最好的爸爸，有你的照顧，女

兒真的感到很幸福。」她撲過去擁著他，親吻著他的臉頰。  

  「謝謝妳的肯定，不過這樣親爸爸，爸爸可是會受不了的，哈哈哈。」  

  「哈哈哈，爸，你真是的！」  

  笑語夾雜著淚水，這一夜略帶寒意的夜晚，顯得特別溫暖。  

  隔天傍晚，天色已經抹上淡淡的昏黃，鼎欽攜著怡君的手，慢慢的走向勇達家。    

而勇達早在門口等候，看到怡君回來，不禁展顏露出一個大笑容。  

  「去吧！」鼎欽對怡君笑了笑。  

  「嗯．．．」她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樣，垂得低低的頭微微點了一下。  

  走向勇達，他張開了手臂，將她深深的摟入懷中。 

  「對不起，我不該這樣離家出走，讓你們擔心了．．．」在他的胸膛上她早就

泣不成聲了，多日來不斷積累的壓力化成了淚水，源源釋出。  

  「不！應該是我說對不起才對。自從醫生推斷妳因頭傷失去懷孕期間的記憶後，

我一直在思考要如何跟妳談我們失去了孩子這件事，因為我知道妳對這個來不及

出世的孩子給了多少的愛心，用了多少的期待，所以才會聯合大家隱瞞妳，想要

妳身體狀況穩定點時再告訴妳．．．唉！」他深深的嘆了口氣，眼睛紅了起來。  

  「我知道的，失去孩子你也是一樣痛心，一樣難以接受的，而且你還要承受我

對你施予的情緒壓力，我．．．我實在很抱歉，為家裡造成了這麼多的困擾．．．」 

在他的懷抱裡，她悲傷的抬起頭望著他，眼淚縱橫交錯，早已將她變成了淚人兒。 

  「沒關係的，因為我們是家人，所以更該彼此互相包容，更該一起攜手度過難



關。至少，妳回來了，讓我們的家得以再完整。」他輕吻著她的額頭，溫柔而堅

強的眼神褶褶發亮。  

  窩在他懷裡的臉蛋將衣服沾得更濕了，但是他可以感覺到她正微笑著。  

   鼎欽也笑了，對著擁抱著的兩人。   

  「親家公，這次真是麻煩你了，還專程讓你送怡君回來。」怡君回來後，彩鳳

放下了心中的一塊大石，不僅有說有笑，還為鼎欽倒了好幾杯茶。  

  「什麼話，自己人不嫌麻煩啦！況且怡君從醫院回來，我還沒時間去看看，剛

好有這個機會讓我跟女兒好好聊聊談談嘛！哈哈哈！」彩鳳倒的茶鼎欽照單全收，

顯得十分開心。  

  「難得親家公來我們這邊作客，要不我煮些豬腳麵線大家一起來吃？」來發

站了起來，一副躍躍欲試。  

「爸，你真是的，最近是煮豬腳麵線煮上癮了是不是，成天都想煮豬腳麵線。」

勇達笑著回應。  

 語罷，大家哄堂而笑。  

 叮咚！ 

 當大家聊得正開心，門鈴聲響了起來。  

 「我去開門！」怡君走過去門口。  

 「啊！你．．．你．．．」幾乎是嚇得花容失色，怡君跌坐在地。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走進來的男子身上，剎那一片噤聲。  

 沉默之後，是憤怒！ 

 「你來幹嘛?」「快滾出去!」「你這王八蛋!」 

 一雙雙灼熱的目光如利刃般穿透男子。勇達立刻衝了過去粗暴的揪起了他的衣

領。  

  被揪起衣領的男子並沒有絲毫的反抗，只有無限的歉意在臉上堆疊──他是當

初傷了怡君的那位歹徒。  

  「對不起，我知道我老公做的事一定讓你們難以原諒，但是不管如何，就算我



們讓你們打、讓你們罵，我們都想要親自來對她說聲抱歉，並且希望她原諒我

們．．．」從男子背後走進門的，是一個少婦，顯然就是男子的太太，她的手上

牽了一個國小年紀的男孩。  

  「不行！我不能接受！也許我能原諒你對我造成的傷害，但是我絕對不能．．．

絕對不能原諒你就這樣帶走了我和勇達的孩子！」怡君幾乎歇斯底里的大叫，諸

多的恐懼和失去孩子的煎熬如山洪爆發般，襲進昔日的回憶裡。  

  「怡君．．．」鼎欽看著女兒，眼中似乎流轉著說不盡的千言萬語。  

  「對不起，我們這一家永遠都不能原諒你！你若想要做點什麼，那就離開這裡，

永遠消失在我們這一家的面前。」勇達毫不留情的推開了男子，使得他一屁股跌

坐在地。  

  「求求你，讓我對她道歉吧！不然我一輩子都無法原諒我自己！」男子和他太

太都跪了下來，小男孩則不知所措的看著爸媽。  

  「你們走呀！」怡君摀住耳朵，根本就不想聽，她的腦海裡又若隱若現的浮現

小孩子的哭聲了。 

  不過這次卻前所未有的真實，就好像真的有個孩子在附近哭泣．．． 

    緊繃的氣氛，讓在場的大人都感到凝重，更何況小孩子。小男孩受不了哭了

出來，沒有小嬰兒的嘹亮，卻仍清脆而清楚。 

  「你們還不．．．」  

  「勇達，等等。」鼎欽走過去制住了勇達。  

  只見怡君緩緩走到小男孩前，溫柔款款的注視著孩子的面容。 

  「這是．．．你們的孩子？」  

  「對，當初我老公就是為了讓這個孩子吃飽，逼不得已才會去搶劫，途中會傷

到妳，真的不是他惡意的，是他太緊張了，槍枝還不慎走火，才會釀成大錯，我

們對不起妳．．．」夫妻倆淚潸潸的滿臉眼淚，跪著的雙腳因哭泣而連連發抖。 

儘管男子被關進監獄裡數年，昔日的悔恨卻仍是逃不出的監籠，讓他們永遠像

被關在愧疚裡的囚鳥般，日日夜夜受盡心靈的摧殘，無可自拔的沉重。 



  怡君伸出手來，輕輕撫摸著孩子的臉頰。小男孩原本有點懼怕的縮了一下，但

她的手輕柔的猶如春天暖陽拂過大地，指間的溫熱綿柔的滲進皮膚，舒服而自在

的，他不再抗拒她的撫摸，而她的心裡也起了一種奇妙的變化，彷彿過往某種放

不下心的、一直死抓著的執念，已經消融於這樣的接觸之中了。  

  她靜靜的望著他，眼神如開悟般清澈，慈母的笑容在她臉上重新綻放。 

  「怡君．．．」勇達看過那種眼神，那是他很久很久已不曾看到的，源於怡君

懷著孩子時，她輕輕的對著肚子裡的生命講話時的眼神。那眼神非常的祥和美麗，

有著一種歌頌創造生命美好的氣息。那一刻，他深深著迷了，無以復加的，他知

道他將用盡這一輩子所有的愛，來呵護怡君母子兩人。那此刻呢?代表的是什麼

意義?他說不出來，但反耀著她眼中的光芒，他心中的仇恨似乎也消弭於無形。 

  勇達哭了，是釋然的淚水。 

  怡君站到了男子和他太太面前，將他們扶了起來。  

  「我接受你們的道歉，我原諒你們。」剝除了所有恐懼，她的心寬容了一切。  

  「謝謝妳！謝謝妳！對於過往的錯，我真的很對不起！」淚水幾乎暈滿了男子

整張臉，這十年來的罪惡感讓他時時刻刻都受盡了折磨。  

  「但是從今以後，你要好好做人，好好照顧這個孩子，好好照顧你的家人。」

她堅定且明亮的開口，就好像盡脫了傷害的枷鎖一樣。 

  「一定，一定會的！」男子擦拭著眼淚，如搗蒜般的點著頭。 

接連鞠了好幾個躬，男子才終於灑著淚水帶著一家大小離開。  

  「妳真的原諒他了嗎？」彩鳳搓搓她的背，一臉擔憂。  

  「是的！因為『放下之後，才能重新擁有』啊！」望向鼎欽，她噙著淚水，微

微的笑著。  

  鼎欽點了點頭，輕輕搖著剛剛喝完茶的茶杯，寬慰的笑著──這口茶回甘的可

真是時候呢！ 

  寬恕的夜晚，沒了孩子的啼哭聲，只剩勇達淡淡鼾聲的世界十分靜謐，環在怡

君腰際的手更顯溫暖。   



  睡意襲來，她往他的懷裡又鑽深了一點，並輕輕的給了他臉頰一個吻──在發

生這麼多事情之後，能擁有這平凡的幸福更顯珍貴。 

  閉上眼睛，這一次，她仍然是看到一個小孩。孩子這次不在她的懷中，只見他

緩緩慢慢的越爬越遠，也越長越大，漸漸的走離她的身邊。望著孩子的背影，她

淚如雨下，但是卻覺得放心，因為雖然孩子的臉依舊不清晰，但在遙遠的地方，

孩子轉過頭來，她知道他是在笑的．．． 

 


